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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作家陈德智先生的长篇小说 《乡
约》，竟有几分说不出的惊喜，作者在一个
相对有限的时空内， 成功地描绘出了一幅
现实的、社会的真实图景，无论是底色涂抹
抑或是场景渲染、人物勾勒，都实现或超越
了作品自身的主旨。 《乡约》就像作者自我
否定的那样，它是一部非官场意义的小说！

一
然而 ，《乡约 》 所触及的核心仍然是

“官场 ”，但这个 “官场 ”的美学价值 ，显然
更加契合当下的生活情境，或许是因为没
有猎奇的细节 ， 叙述就显得规整而又严
肃，而充斥在作品中气韵，从开始到结束，
一以贯之地保持了一种充沛的力量。 “乡
约 ”是整部作品的主旨 ，也是作者提前预
设的一个美好的愿景。 但读完整部作品，
我的感觉是 ， 小说在广度和深度的拓展
上，似乎升华了作者的预设，或者这样说，
它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对传统的 “诚信”
的阐释 ，“诚信 ”在作品中 ，其实已经慢慢
被剥离掉了 ，当权力一旦被扭曲 、当执政
理念一旦偏离坐标，所谓的“诚信”就失去
了依存的环境和土壤。

《乡约》为我们揭示的是一个政治生态
的问题，好的政治生态，是由一群优秀的执
政者营造出来的，不好的政治生态，则可能
毁在一个好大喜功、 急功近利的当权者手
里。 如果说作者的愿景是呼唤“诚信”的回
归， 倒不如说是对基层执政者提出了一种
警示，这种警示虽然含蓄而又隐约，但它一
直存在着， 尤其在作品的后半部表现得十
分真切，作者的政治姿态一点也不模糊，相
反， 随着叙述节奏的推进倒是显得愈发地
明朗化了。

小说的内蕴在作品的后半部有了某种
质的掘进： 政治生态的污染比现实环境的
污染更可怕， 作者对权力失衡的暴露和批
判虽然是审慎的、隐晦的，但作品的政治棱
角依然鲜明的凸显出来， 这是情节推动的
结果， 表面上看它和作者的主观意愿似有
抵牾。 但作品后半部所弥漫的那种忧郁气
息以及人物内心所表现出的无奈， 让我们
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种来自决策者内部对信
县未来命运和前景忧虑的情绪， 透过这种
情绪， 我们也看到了一种乐观的心态和坚
守大道的勇气。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已
故评论家雷达曾说过的一段话：“我一直觉
得， 当下中国的文学缺的就是优秀的政治
小说。 政治小说决不是浅表地写写权力层
面云雨翻覆就够了， 它不仅会涉及社会深
层结构， 还会涉及政治文明和政治文化心
理结构， 深触人的灵魂世界和时代的重大
精神课题。 ”而《乡约》中关于政治生态的描
写，已经规避了早期官场小说的痼疾，它的
触角伸及到体制构建对人文环境的影响，
发展的根本所系在人， 人的根本在于品格
的确立和道德的自我约束。 好的政治生态
是一个地方的决策者自己营造出来的。

二
《乡约》我们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部分来

看，其分界点是信县人事变动，具体地说是
从第三任书记白世伟执政作为情节转换的
一个基准。 小说的前一部分虽然用了相当
重的笔墨， 写一个农村老太太王平银拾金
不昧的事迹，这个因子的作用有两点：一是
点明主题。 拾金不昧是诚信的表现，而诚信
则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根本， 它是构建 “乡
约”制度的砖石。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阐述
的：“这种乡约制度和乡约文化，以协商、订
立村规民约的方式， 促进村社邻里之间德
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
王平银拾金不昧的行为恰恰是古老的乡约
文化的道德呈现。二是搅动了“官场”。确切
地说是加快了信县政治生态的良性循环。
王平银拾金不昧本身只是一个因子， 但在
小说的前一部分中，它却犹如一滴催化剂，
触动了基层执政者的政治神经， 激活决策
者对投资环境、乡村建设、经济发展的深思
和考量。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搅动“官场”
并非贬义， 王平银事件牵动了整个信县上
层建筑的波动，无论直接或间接，它的作用

都是积极的。 小说的前一部分，写了信县作
为洪州市工业大县的优势和潜力， 写事更
是写人， 写信县决策层在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中的共识以及在应对各种考验时的担当
精神， 特别是在铅锌矿废渣排放污染汉江
水源这一重大事件上， 信县的两位最高决
策者县委书记魏德平、县长赵宇航，在面对
检查组的调查和质询时，态度诚恳、责任共
担，对于上级的处理意见丝毫没有怨言。

十天后，洪州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给
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魏德平、 赵宇航警告处
分， 给予在选矿厂选址中负有分管领导责
任的原常务副县长、 现任政协主席丁亮记
过处分， 对于负有具体责任人的分管工业
副县长行政记大过处分。

对于处分，赵宇航没有觉得委屈。 虽然
自己刚刚上任不久，隐患是前任留下的，但
问题是在自己任内发生的， 出了事就要担
责。 来不及多想，他一头钻进了铅锌矿业的
整合之中。

小说的前一部分， 政治生态是在一种
相对良性的态势中运行的。 这一时期，信县
的发展势头一路看好， 工业大县的框架已
经构成，最可喜的是，通过班子成员的共同
努力，偿还清了历年遗留下来的所有欠债。
而这时的决策层虽然出现了人事上的变
动，但过渡平稳，衔接自然。 如信县县委书
记王卓成调任洪州市副市长， 县长魏德平
升任县委书记， 省建设厅规划管理处副处
长赵宇航下派信县任县委副书记、 县长候
选人……人事变动， 尤其是决策层面的人
事调整，一般情况下它会牵动，甚至影响到
一个地方的政局稳定， 但小说没有把笔触
放在权力变更这一敏感的问题上， 而是重
在写事，写四大班子主要领导间的配合、写
信县的投资环境、 写工业体系的构建及偿
还债务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一切都在
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干事的班子、一个没有
私欲的班子，它一定是一个团结的、和谐、
有力量的班子。

三
小说的前后两个部分， 是具有强烈反

差的，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姿态，而姿
态即观念， 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将会直接
影响到政治生态的健康与否。 当信县处在
一个最好的发展阶段的时候， 人事再次出
现了变动：县委书记魏德平，因为年龄和学
历的关系，调任洪州市政协任副主席，职务
看似提升，其实已被权力边缘化，接替魏德
平的是淯县县长白世伟。 白世伟的高调亮
相以及他任职前的发言， 其实已经预示着
信县的过去从此翻篇， 新的抒写将从现在
开始谋篇布局。 白世伟的口才极好，很有演
说家的天赋：

“他出人意料地没拿稿子， 凭着一张
嘴，滔滔不绝说了二十分钟，层次清晰，语
言丰富，口齿伶俐，中途没有一点磕巴，让
参会者暗暗称奇。 他表达的是对信县发展
成就和魏德平成绩的肯定， 对信县未来工
作的决心和信心。 提出要争做洪州经济的
领头羊，在全市实施率先突破，实现信县经
济大跨越、城市面貌大改变、精神文明大提
升、干部作风大转变，建设全省经济强县。 ”

白世伟的发言， 即是后来被提炼出的
“四一四”战略，是新任县委书记白世伟为
信县重新勾画的奋斗蓝图。 一个属于白世
伟的时代到来了。 小说从白世伟高调亮相
到宴请四大班子主要领导， 可以看出他驾
驭权力的老道。 宴请在一片觥筹交错的祝
贺声中进行，白世伟再次对他的“四一四”
战略进行了阐释，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
权力细化， 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成了每块
任务的主抓人，分任正副组长，原则上对县
委负责， 其实说到底， 是对白世伟个人负
责。 这看似非正式的聊天，其实是信县权力
的一次高度集中，或者说是一次收回。 白世
伟轻松掌控了话语权， 他将一种官场上的
强势发挥到了极致。 从在干部大会上的高
调亮相到晚上以个人名义宴请四大班子主
要领导，白世伟实现了树威、收权的过程，
这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至此，
白世伟成了信县一言九鼎的人物。

不久，白世伟“高瞻远瞩”的决策，几乎
捆绑了信县未来的命运，未来是什么？ 谁都
看不清， 但作为县长的赵宇航心里是清楚
的，信县其实已被人押在赌注上，从此将再
无宁日，旧账还请，再添新债，这个包袱足
以压垮政府有限的承受力。 在以后的日子
里，他堂堂一县之长，也成了银行的“打工
仔”。 赵宇航短暂的动摇除了人之常情，恐
怕最大的还是一种担忧，白世伟的到来，政
府的实际权力几乎完全丧失。 因此，他滋生
出的悲哀， 不如说是对信县命运走向的无
限焦虑。 小说的后半部紧扣白世伟执政后
信县的变化而展开，白世伟虽出场不多，但
我们能随时感觉到他的气息存在： 它在信
县的上空游弋，并俨然构成了一种威压，这
种威压不只是缭绕在信县的权力层， 而是
波及每个旮旯角落。 白世伟所谓的 “四一
四”战略，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是
一个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实践检验的空头
理论，但白世伟还是一意孤行，这是政治生
态被扭曲的结果，接下来，它会给信县带来
怎样的不可预知的人为“灾难”？ 小说中其
实已有某种预示， 如白世伟积极倡导的芍
药产业， 在信县农村几乎无法推广甚至遭
到基层干部的消极抵制，当然，白世伟“大
刀阔斧” 的精神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过去
没有钱，是人等钱，现在有了钱，不能让钱
等人”，于是，他亲自为信县重大民生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撰联：“加大投入大干快上再
造一个信县， 创新思路奋发有为勇夺四项
桂冠”，显然这是对他“四一四”战略的高度
概括。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白世伟在重大项
目的实施上完全没有立足于因地制宜，仅
凭个人的异想天开：

“交通方面的项目有两个，分别是环绕
信县县城的环城干道和信县通往渭川的二
级公路。 这条环城干道长度三十公里，包括
跨越库河和汉江的两座中型公路大桥，三
条双线公路隧道， 建成后相当于大城市的
绕城高速公路。 这个项目并不在原来的城
市规划之列，是个无中生有的项目。 通往省
城的二级公路，属于国家二级干线公路，升
级改造的责任在省级， 改造工程已列入西
河省整体规划。 但是按照白世伟只争朝夕
不能等的思路，信县决定自己上手改造。 ”

白世伟“举债”搞建设的思路，是实施
他的“四一四”战略的一种手段，他要造的
是一种政治的势，这种“势”往往是不计后
果的，它被一种极其光鲜、极其漂亮的外衣
所遮蔽，白世伟喜欢这件外衣，因为它包裹
着一颗分外躁动的心。 至于举债会不会压
垮信县，那不是他考虑的，他看重的是宛若
海市蜃楼般的憧憬……

四
《乡约》书写的是什么？ 作者否认是一

种官场角逐， 因为它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权
力对峙， 当然你也看不到倾轧和被腐败遮
蔽下的黑幕，作者要表现的绝非权力之争。
然而，作为传统意义的乡约文化，虽是作者
强力挖掘的，但在小说情节的推演过程中，
基本脱离了作者的控制， 整部书自然形成
了前后两个部分， 我在这里之所以说 “自
然”，是指情节的发展完全是不以作者的意
志为转移的，或者说，小说的内在意蕴基本
上高于了作者的预期。

关于前后两部分的划线问题， 我前面
已做了一个大概的分析，从小说的整体看，
它揭示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态所产生的
不同的结果。 小说的前一部分是良性的，班
子的政治氛围相对纯净， 期间信县领导层
虽经历了人事上的调整和变动， 但权力的
交割属于过度，还谈不上更新换代，自然也
就掀不起波澜。 但政治生态说到底决定于
领导层的政治氛围， 小说的前一部分以卢
志濂为焦点，通过他活跃的表现，写了信县
在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及领导班子
在面对矛盾和问题时的态度。 卢志濂的才
能在小说的前一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
示，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长时，因思维超前，
政治意识强， 曾得到前任县委书记王卓成
的肯定和赏识；改任政府常务副县长后，与
新任县长赵宇航配合默契， 在自己分管的

工作中，他思路清晰，善于谋划，很多棘手
的矛盾和问题均得到妥善解决， 尤其是信
县历年的老账、呆账，在他和班子成员的共
同努力下完全摆脱了债务的纠缠， 信县实
现了轻装上阵，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

卢志濂身上所具有的良好的政治品
格， 折射出了信县领导班子整体上的精神
面貌，在共谋发展上，他们的心是齐、思想
是纯的、干劲是往一处使的，这些都是良好
政治生态的一种反映。 写卢志濂其实就是
写信县整个班子的状态， 卢志濂干成了很
多事，这些事都很出彩，但他的底气、胆气
是从哪里来的，回答是肯定的，卢志濂所做
的一切，离不开领导层的信任和支持，说白
了，就是书记、县长给他提供了展示才华的
舞台。

小说的后半部，政治生态发生逆转，这
种逆转虽不甚明朗，但文字中多有预示。 有
一点可以明确， 后一种政治生态完全是对
良性的背离， 它接下来将产生什么样的后
果，小说没有答案，也不可能给出答案。 小
说的后半部，信县的发展看似高歌猛进，但
氛围压抑，每个人心里似乎都在犯嘀咕，对
于信县的前景，显然充满着太多的疑惑。 这
里我要特别强调白世伟这个人， 虽然他出
场次数不多， 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信县处处
有他的影子、气息、眼神、声音，白世伟的第
一次出场很成功，他把政治的“势”造得很
好， 见面会上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亮相众
人，晚宴上又强势树威，颇有“杯酒释兵权”
的味道。 第一次出场奠定了“白世伟时代”
的开始，同时，这也是信县的政治生态脱离
良性轨道的开始。 关于白世伟这个人如何
定性的问题， 作者在小说中其实已有预示
性描写， 如白世伟是洪州市市委副书记的
侄女婿，这个人因能说会道绰号“白铁嘴”，
又因擅长权术、爱说空话、大话，被人私下
称为“白失鬼”，白世伟与开发商熊小发不
清不楚的关系以及他对熊小发的特别关
照， 这似乎也透出了某种端倪———白世伟
是一个并不纯粹的人……小说中还有一个
具体的细节，可以拿来佐证。

还没来得及落座， 钟敏从随身携带的
皮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放在白世伟面前
的办公桌上， 说：“这是我们总行才发行的
一个小纪念品，给您留一个，请多为我们宣
传宣传。 ”刚才他放盒子的时候，有意把标
有“500 克”的那一面朝上。

白世伟望了一下盒子，这样不好吧。 钟
敏说，就是一个纪念品，总行派发的，不值
啥钱。 边说边伸手抓起那盒子，快速将其塞
到桌面一叠文件中间。

钟敏所说的这个“小纪念品”，就是“四
个九纯度的金条”，白世伟当然知道盒子里
装的是什么，他没有推拒，神情坦然、平淡，
让人不由得猜度：其人收受类似“礼品”何
止一次！

《乡约》是一部极其深刻、极其真实的
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 它通过信县这个舞
台， 揭示了政治生态对一个地方经济和社
会的影响。 政治生态熔铸了人的道德、良知
和社会责任，它彰显的是一个团体的合力。
良性的政治生态是团结融洽，是和谐共事，
是决策层之间补台而不拆台的胸襟。 小说
中所呈现的两种政治生态， 具有浓厚的现
实底色，它是对生活原味的过滤和升华，但
政治生态最终是由人去营造的，因此，好与
坏、善与恶、美与丑，皆取决于人的觉悟和
自省，取决于道义的存在与否。 小说的后半
部中，赵宇航、卢志濂等流露出的动摇、退
缩乃至苦恼，我以为是人性善的表现，同时
也说明他们正在经历内心的挣扎， 思想上
的斗争尚有一个过程， 但作为信县班子的
主要成员，我坚信在大的原则上，他们不会
轻易放弃底线……不管怎么说， 阴霾总是
暂时的，只要良知存在、信念存在，烟云终
将散去……“无论如何，不要被一种不好的
风气所劫持，还是要相信善的力量。 诚与善
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 （谢有顺
《文学的深意》）”， 因此，《乡约》 的精神走
向，绝不会是一种沉迷和落寞，而是大道致
远的瞭望！

最近， 与几位初中老同学见面，聊
天中说到当初在农村插队当知青的往
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很热烈。 但
是说着说着， 就发现至少有过半人，说
起当初插队生活时记住的只是那么几
件突出的事情，更多的生活内容和劳动
细节都不记得了。

一些人不记得自己头年下乡在生
产队里拿的是几分工，而几乎所有人都
不记得自己头年或者翌年全年挣到了
多少工。 最极端的是位同学连他所在的
生产队里共有多少名知青尚不记得，那
些曾经伴随他一道生活的知青，由于招
工回城后各奔东西 ，缺少来往 ，有人的
名字他都记不得 。 这让我在惊诧的同
时，也禁不住想，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说明当初轰轰烈烈的知青生活已
离我们远去。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当一种生活已
经越来越远地离开我们，我们即使能够
记住它的主干， 也记不住它的枝叶；即
使能梳理出它发生发展的大体脉络，也
无法活灵活现地再现它生动而原始的
状貌。 正是此原因，改革开放的初期，中
国大地像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出来那
样多的知青作品，也涌现出来那样多的
知青作家，但是今天 ，除过不少知青仍
然满怀着热情在撰写自己回忆录，还有
多少人在写反映知青生活的、纯粹的文
学作品呢？

应当承认，知青生活成为越来越远
的过去时 ， 知青文学也与我们渐行渐
远。 严格地说，不仅是与我们渐行渐远，
而且与整个社会与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已经越来越远。

回想起来，在中国那一段特殊的岁月里，连续几届的城市在
校学生都到农村或者到农场去， 这样一种浩大而特殊的社会形
态， 使知青群体形成了一种浩大而特殊的现象———由于这些知
青正处在生命力和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期， 由于当时民众的文化
程度普遍很低，而知青在当时则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再加上每个
知青身后都牵带着父母兄妹等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这就使得
关注知青的人特多， 也使得知青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当时整个
社会的神经。 客观地说，整个社会的关注，使我们很难不产生错
觉，觉得我们成了生活和社会的主体。 其实，只要理性地回望一
下，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的。论给社会创造财富，我们不是主体。即
使单纯论体力劳动，论吃苦以及吃苦精神，我们仍然不是主体。
我们下乡插队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并没有品尝
最艰难的生活是什么滋味。插队到农村，在许多微妙的方面都享
受着农民群体享受不到的优惠。招工回来后，很快又面临改革开
放，总体生活一年比一年更好。 在很大意义上，我们算是吃了苦
的一代，算是经历磨难的一代，但同样应当算是幸运的一代。 我
们给中国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但这种贡献，一代又一代人都同
样在做，而且各个群体都在做，只是方式不同。扪心自问，无论在
哪方面，我们都并不突出。

研讨知青文学，个人有三点拙见。
一、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沉淀，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认清知青文

学的定位。从特定的历史阶段来看，知青文学在拨乱反正的日子
里，起到了批判“极左”路线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这使我
们对它充满了欣喜和自信。 但是从浩瀚如海的文学宝库的角度
看，它只是海洋中的一朵浪花。 身为知青，我们可以为知青文学
自信，但一定不要自负。

二、知青文学曾经潮涌般出现，它也就现实地成为后人研究
这段历史的重要存在。 我注意到， 许多有心人把知青写下的作
品，都慎重地搜集起来，保存起来，非常敬佩他们的行为。知青这
一段特殊的经历和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相信会非常自然
地被各类资料记录和保留下来，但是用文学的形式保留它，会更
加鲜活，更加生动，普及面会更大，印象会更深刻，我们继续攀登
和努力的空间仍然很大。

第三、我个人写过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当时代走到今天，
回看我自己所写的反映知青生活文学作品时， 常会感到不满意
和不满足。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事的增多，尤其是随着视野
和知识面的扩大， 我们对以往的生活和历史一定会认识得更加
全面更加深刻，但是时过境迁，青春不再。常感遗憾的是，对知青
一代来说，我们的认知水平很可能随着时间的行走提高，但是我
们再现那段生活的切身体验感却无可避免地降低。 我们已经很
难充满质感地写出那段生活。

据我所知，今天广义上的知青文学，更多的是写回忆性质的
纪实。 它可能少了文学的渲染，却多了生活的本真，这未尝不是
一种新的开辟，也未尝不是一件我们始料不及的好事。当年朝气
蓬勃的知青朋友和知青作家们，如今都已陆续进入古稀之年，但
是作为一种终身的职业和事业，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写。不管他们
写什么，怎么写，都无可避免地会带有知青生活给予的熏陶和影
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 知青生活已经成为我们人生中的某种基
因。 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常常会由于“知青”这两个字而写，也
常常会因“知青”这两个字而聚，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和心灵中
的一种永恒。

衷心祝愿知青文学和知青朋友， 永远保持着我们对生活的
热情，永远保持着我们在生活中的努力和奋斗。

（作者系著名作家、省作协原副主席）

花是火焰花，正开得红红艳艳，热烈
奔放。

军营家属院里，几行排列整齐的无忧
树，高大挺拔。 四散在空中遒劲的枝丫上，
点缀着一簇簇硕大的火焰花朵， 令人悸
动。

火焰花的花瓣层层叠叠，红的纯粹而
热烈，恰似熊熊燃烧的火焰，毫无保留地
释放着生命的奔放。 花瓣边缘微微卷曲，
给人一种灵动与毓秀的感觉。 花朵中心金
黄的花蕊一如点点繁星，在火红的花瓣簇
拥下，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朝阳的光辉，泼洒下来，火焰花被镀
上金色的花边， 娇艳中透出可人的果毅。
它们在枝头豪放地摇曳，似乎在放飞着无
尽的梦想，把大院渲染得热情似火。

我被这蓬勃的生命力与极致的美丽
强烈震撼，陶醉在如梦如幻的冬日的盛景
之中。 龙年岁聿云暮，花甲之年的我从陕
南旬阳来到西双版纳最南端的这座兵营
里，邂逅了这些南国的精灵。

做梦都没想到，几近半世纪，对军营
一步一匍匐朝圣般的向往，竟以这种方式
实现：女儿在警营，女婿在军营。 他们的孩
子成了乒乓球，被推过来挡过去。 我理所
当然的“临危受命”，来到这里干起了背书

包和执子之手的营生。
在火焰花下的树荫里流连之际，小河

对面的练兵场上，传来的一阵阵雄壮铿锵
的操练声，总能勾起我记忆的潮汐……

17 岁那年，我执意要报名参军。 父亲
却一再阻拦，让我读完高中再说，只好重
新踏进校门。 两年高中读完，竟然高考落
榜。

别的落榜生垂头丧气， 我却暗自高
兴。 可以实现我的军营梦！ 谁知，天道不
公，体检中查出有扁平足。 自然而然，当兵
梦破灭。

当然， 有很多同窗好友这年都顺利
入伍。 他们有幸开赴南疆，参加了那场正
义之战。 每当同学相聚，他们豪情万丈谈
论着躲在猫耳洞里的苦与乐时， 我只能
黯然地低下头。 在我青葱岁月正当时之
际， 错过了能令我自豪终生报效祖国的
一席盛宴。

此后， 漫长的生活的岁月静好中，只
能把这段心事埋藏心底。 但是时时刻刻都
在聚焦梦里的军营。 女儿研究生毕业后，
遇到心仪之人， 一位国防科技大学毕业，
在遥远南疆服役的军人。 后来考虑到远隔
数千里，她一度打了退堂鼓。 是我竭力促
成他们走到一起。 为了女婿能够安心戍
边，又建议她辞去古城高薪职业，报考了
春城警察……

做客军营后，闲暇之余，坐在无忧树
下，吮吸着火焰花芬芳时，总爱和一位 86
岁高龄的大妈闲谈。 她 28 岁那年随军，从
遥远的山东半岛来到这里。 可惜，天不假
年 ，她刚来没一年 ，她的丈夫 ，一位参谋
长，在一次实弹演习中，为了保护战友，壮
烈牺牲。

我的心重重一颤：过往岁月里，时常
抱怨生活的艰辛。 却不知道，有多少人，在
他们火红的青春节点， 饱受着风霜雪雨，

负重前行，甚至用生命给生活在和平盛世
的芸芸众生，守护着一份祥和宁静。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一阵雄浑的歌声，打断了我与大妈的

谈话。 一队战士，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矫
健的步伐，来到大院。 他们是利用休息时
间来打扫卫生的。

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一阵忙碌
后，大院里十分整洁。

趁着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和他们攀谈
起来。

当问到他们是否感到苦和累时， 一个
来自内蒙古的战士灿烂地笑了： 当然苦呀
肯定累呀。但我们正是吃苦受累的年龄呀！

多么朴素的语言， 道出了战士们的心
声 ， 更是让我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与价
值———人生的每一次绽放，都要正当其时。

朝阳的光辉倾泻而下，火焰花沐浴着
金色的光辉，映衬着充满稚气的一张张棱
角分明、充满活力的面庞，是多么的可爱
与可敬。

现实底色与时代精神再造
———长篇小说《乡约》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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